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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来岁的时候，曾大肆
种植过两种植物。一种叫落
地生根，还有一种就是太阳
花。特别是太阳花。

所谓大肆种植，就是种满
家里仅有的四个花盆，再把能
找到的破口盅、漏水碗、旧水
瓢，甚至大一点的药瓶子等物
全都装上泥巴摆上阳台，再种
上落地生根和太阳花。

起因好像是语文课本里
有一篇讲种子发芽的课文，老
师要求我们回家发黄豆芽或
者绿豆芽，借此观察种子是怎
么生根发芽的。我嫌发豆芽
不过瘾，就从学校的花圃里揪
了几株苗回家种。本来是三
分钟热度的事情，谁知那两种
植物沾点泥就生，浇点水就
长。那个叫落地生根的还持
重一点，伸枝展叶慢慢地来。
那个叫太阳花的，到我家还没
几天工夫就开了两朵娇艳艳
的花给我看。

大吃一惊后，我自然大喜
过望，欣喜之余被激发出的种
花热情自然十分高涨。那时
应该是初夏时节，太阳花刚开
始进入花期。那段时间，我每

天必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到花
圃折几茎已经打了花苞的太
阳花带回家。带回家后也省
事，只需把折来的花茎往花盆
里一插，再浇上点水就大功告
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从学校
的花圃里往家搬了那么多回

“集体的财产”，却从来都没引
起过谁的义愤。相反的，我很
清楚地记得，我的班主任见我
摘花，在问清我是要拿回去种
之后，还笑眯眯地帮我折了一
茎。现在想来，我不好说是那
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今
更人性更淳朴，只能说这太阳
花实在是太擅长开枝散叶地
疯长了。我折去一枝，过两天
它能马上再长出两三个新芽
来补上。所以班主任可以笑
眯眯地由我摘。

果然没有多久，我就不用
到花圃里去摘花了。为应付
蓬勃生长的太阳花，我先是拔
掉了盆里原来种的东西，后是
持续不断地增添各种五花八
门的新花盆。直到母亲警告
我再添新花盆就要摆到我的
床上去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罢

了手。
但我种下的那一大堆太

阳花早已成了气候。最高峰
的时候，我家阳台上盛开的花
朵竟接近或者超过了 150 朵。
报一个这么不确定的数字，不
是我要故弄玄虚，而是花开得
太多，我怎么数都数不清楚。
只好喜滋滋地估摸出一个数，
去对我的父母讲，去对
我的同学讲，去对我的
邻居讲……

再后来，我的兴趣
慢慢的好像就移到别
的比较复杂的东西上
去了。为的是大人的
夸奖。比如考试一定
要争第一啦，几件旧衣
服要怎样穿才比别人
更 漂 亮 啦 ，继 而 是 升
学、工作，煞费苦心地
思考存在、价值的意义
啦等等。总之都是些
费脑劳神的事情。时
隔多年，忽然又想起了
太 阳 花 ，仍 旧 陶 醉 之
余，恍惚发现，我好久
都没有站在盛开的花
朵面前，喜悦得头脑发
晕的那种满足感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
都没有弄清这太阳花
的学名是否就叫太阳
花。但这应该并不重
要。我曾经那么热烈
地种过它，它也曾经那
么 热 烈 地 回 报 了 我 。

我记得它的花是重瓣的，玫瑰
红的颜色，开起来有铜钱大，
早上开，傍晚谢，滕茎，针状
叶，叶多汁……

在花开的那个时刻，我猜
想，我和我的花都是快乐的
吧。这快乐简单，却真实得几
近可以触摸。忘不了花开的
时候，夺目的红色总是努力地

向着太阳的方向，灿烂而招摇
地，向世人宣泄它们怒放的骄
傲。而十来岁时候的我，除了
傻呵呵地乐，还会在作文里
写：啊，太阳花，我赞美你生命
的顽强啊！……

现在我还不算老，可天晓
得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在怀
念这份简单的快乐了。

太阳花
丘晓兰

想到宋朝去，南宋偏南
北宋也可以
带着我46岁的轻狂，
和早上羊肉泡
那一碗温热的香气
油纸伞就不要了
着一双布鞋
裹一身青衣

去往宋朝的路上
我会遇到，
张择端的那些模特儿
和几个从三流画家笔下
跑出来的仕女
他们见我一个个会瞪大了眼睛
露出好奇
有的还拱一拱手，谦谦打问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我，且装作一副神秘的样子
只笑不语

不好讲的，
不能说我来自黄河岸边21世纪
他们一定弄不明白
元朝的风，明朝的雨
大清的那些烂事儿
提都别提
他们肯定搞不清楚
后来的人们

咋就不再骑马而改坐了飞机
也不再有什么八百里快报
有事没事儿
拨一下手机……

走在宋朝的大街上
我想吹一下口哨，哼两句小曲
顺便，再考究几个问题
司马光砸缸，那缸要是不破
该是怎样结局
被救的那小子，
后来有没有去感谢
窑工的手艺
还有把酒问青天的老苏
问了这么久，到底问没问出
人生的真谛
至于那个却道海棠依旧的
卷帘人
就不再造访了
绿肥红瘦，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的当儿
弄不好会惹一些是非

不是妄语，杨志那刀
据说还有点凉意
斜倚夕阳，不如柳荫里牵马
赶一程风雨
因为宋朝很远，很远……

如果时光再倒转一
次，我还是愿意在高考的
那段时光里湮没自己。

没有浪漫，没有狂欢，
更没有鲜花和掌声，我选
择了高考，也就意味着选
择了寂寞和孤独。

一本本厚厚的复习资
料，整整齐齐地立于我们
的桌子上，像是密探一般在
监视着我们的全部生活。

我把头深深地掩埋于
所有书籍的后面，慢慢地
咀嚼着老师的教诲和一道
道习题的深度。我把自己
藏在时光之河的深处，惋
惜地与那些已逝的时光挥
手告别。

我想，那时所有等待
时光的做法都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一直与时光赛
跑，迎着时光的怀抱奔跑，

而从不愿意点滴的时光从
自己的手中溜走。高考的
倒计时针，在不停地滴答
着，直指向我们决战考场
的黑色七月。是的，七月，
原本是一个青春、热烈而
奔放的季节，却因为我们
即将走向沙场而显得杀气
重重、阴云密布。

我们一遍遍地做着习
题和试卷，一遍遍地进行
着摸底考试与排名。老师
们一次次地用时间之剑来
扼住我们的浮躁，一次次
用促膝谈心来拯救我们内
心的恐慌。

喜者自喜，望天上云
卷云舒；忧者自忧，看庭前
花开花落。在这个都奋勇
向前的队伍里，我们习惯
了用少有的淡定与平和来
梳理自己的心情。

要知道，谁也无法与
时光抗衡，奔跑只是我们
的一种生活姿态。我们深
深地藏在时光的背后，用
汗水去丈量时光的长度与
光泽。

轻轻地，高考的脚步
近了，我们谨慎地趟过时
光之河，与高考在七月里
幽会。

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
回忆。紧张，兴奋，带着淡
淡的喜悦，我们走进考场，
小心地在试卷上书写着我
们的梦想。也就在那一
刻，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已
经长大了，担子重了；也就
在那一刻，我们凝固了所
有的汗水，自信地将希望
写在纸上；也就在那一刻，
世界里的所有喧嚣开始归
于平静，我们甚至能听得
到亲人忐忑的心跳。

终于，当我们收到鲜
红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们
才深深地懂得，在时光里
湮没自己是一种明智的选
择。

散文集《心灵驿站》以
“大散文”的笔法，着力探讨

人生，探讨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种种关
系，内容丰富多
彩，形式灵活多

样。该书既有理性思考，又
有美感传递，更紧扣时代脉

搏和社会现实，被有关专家
誉为“人生智慧的宝典”，类
似于《心灵鸡汤》一书，是广
大青少年乃至成人难得的
一部原创读物。全书共分
人生密码、幸福佳音、康乐
年华、品味自然、感悟天地、

哲思妙语六辑，内容上下相
承，左右关联，语言活泼优
美，形式灵活多样。

该书作者侯建云是一
名普通的基层工会干部，业
余时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
作品。

看《城南旧事》，看到了那首“鸡蛋
鸡蛋壳壳，里面坐个哥哥，哥哥出来买
菜，里面坐个奶奶……”这首童谣我小
时候也朗诵过，比这首完整，逻辑性更
强。

板凳板凳摞摞
里面坐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里面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面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里面坐个孙猴
孙猴出来作揖
里面坐个公鸡
公鸡出来打鸣儿
里面坐个蝴蝶儿
蝴蝶出来采花

里面坐个蚂蚱
蚂蚱出来蹦蹦
里面坐个豆虫
豆虫一顾用
变个大窟窿
每每想起这首歌谣，总是连带着

很多童年的往事，我一直不愿意多说
童年的事情，怕把那些美好说旧了，当
我不说的时候，那些美好永远鲜在我
的记忆里。有关我感觉到的美好，我
无法传给我的孩子，这是一个遗憾。
因为我的童年看不到一个塑料袋和矿
泉水瓶子，这些东西并不多，但它扰乱
了一个时代，当你看到青青的草地或
庄稼的时候，同时也会看到这些东西。

这首童谣我依然没有唱全，一部
分遗失在童年的岁月里。“公鸡出来打
鸣儿”是要带儿话音的，还有“豆虫一

‘顾用’”，是方言，我找不到这俩字，
“顾用”就是活动的意思，在一个地方
不动，动一动就变成了一个大窟窿。
豆虫这东西我见过，就是长在豆棵上
一种专吃豆叶的大青虫，这种虫相貌
丑陋，像大人的大拇指一样粗细，而且
整个身体皱巴巴的，豆虫的皮很结实，
据说，把豆虫打死，把它肚子里的东西
挤出来，洗净晾干，把指甲草种子装进
去，来年再种上，指甲草就会开出五颜
六色各种奇特的花，这种花就是传说
中的“十样景”。我没有试验过，因为
我对豆虫太恐惧。

我的童年，看电影很少，第一次看
电影，看的是《朝阳沟》，里面的银环一
会儿大了（镜头近），一会儿小了（镜头
远了），这个事情让我怎么也闹不明
白。后来有人问我，看的什么？我说
看的大银环小银环。

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对着电视，
他们会有我那样的困惑吗？有人说，
养孩子的好处就是可以重走一次童年
的路。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被岁月的
长度拉伤，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走过了
18，走过了 20，面前并没有方向，我们

还是结结实实往前冲，冲到最后，发现
人只是时间的过客，而真正美好的，还
是童年那点记忆。

我童年的时候会把没有长大的小
柿子，用绳子串成串，这些小柿子是被
风吹落到地上的，它们样子娇小可爱，
小柿子和小苹果小梨不同，小柿子的
形状很好看，而且它底部有小叶子，像
一朵盛开的小花。

童年的夏天，池塘边有很多鸭子，
有些懒鸭夜里不归家，它们就地下蛋，
只要你肯起早，围着池塘转一圈，就能
捡到两到三个鸭蛋。那样的获得是一
种享受，小孩子都有聚敛毛病，一个玻
璃蛋子，一个小木棍，都是好的，更何
况可捡到一个货真价实又可以吃的鸭
蛋。不知道为什么，我看那时候的鸭
屎并没有像现在厌恶塑料袋和矿泉水
瓶子那样。虽然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
是我的家乡，但那里一草一木，真是令
我难忘。有一次傍晚父亲带我去远点
的塘边，发现塘边都是大虾，现在回想
起来，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和父亲很
轻松就捏回了一大碗，我再捏的时候，
父亲制止了，说吃不完。人的幸福，不
过如此吧，伸手就能拿到吃的，不管这
些能吃得在路上，还是在树上，还是在
池塘边，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到达。

我还记得有一次翻塘，由于天气
炎热，在塘里游动的鱼就会往上跳，一
些人下到水里，用竹篮接，有经验的人
能接很多。那次我也下水了，感觉水
里的鱼在打腿，鱼们不停地往上飞，而
鱼落到水里是很有劲的，不是一个孩
子可以控制了的。很多人都下到水里
捉鱼，记得那次父亲捉了一个最大个
的鱼，好几天我们都没有吃完。这样
的事情，我孩子，也许再不能遇到，因
为，它远在我的记忆里。

桃花红，杏花鲜，桃花四季戴发
间。桃花杏花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
年。这是我在近期看到的。它述说着
一种旧事，在痛惜时间的流逝。

我的城南旧事
谷 凡

想到宋朝去
王占营

回味高考
李开振

《心灵驿站》
宋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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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姿（国画） 刘洋

冯德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白
永贞这一手不仅让冯庸怒气冲天，
把张学良也气得咬牙切齿。两人商
量好，用不着再跟这个坏透腔的老
师玩什么小伎俩，他不仁就别怪咱
们不义，此仇不报枉为人！冯庸
说，等他进来，咱俩上去就打，我
估计那老家伙肯定打不过咱俩。张
学良有些犹豫，他那么大岁数了，
又是老师，打他不好吧？冯庸说，
不打也出不了这口恶气啊！张学良
想了想，说，这样，他不是有儿子
吗？咱找他儿子打去。冯庸有些犹
豫，瞅他那岁数，他儿子一定不小
了，咱俩万一打不过咋办？张学良
发了狠，打不过也打，这口气非出
不可！

白永贞再次面对张学良和冯庸
时，冯庸站起来，气冲斗牛，老
头，把你儿子找来。白永贞有些奇
怪，找我儿子干什么？张学良也站
起来，气势比冯庸还盛，你污辱了
我们，我们要报仇，
你是老师，我们不能
打你，所以，我们要
跟你儿子决斗！

白永贞闻听，朗
声一笑，孺子可教也。

张学良看了看冯
庸，这老家伙啥意思？

白永贞习惯性地
捋了捋胡须，你们总
算天良未泯，还知道
对老师不能动粗，看
来，你们还不是四六
不知，也并非不可理
喻之人。

张学良说，你不用给我们戴高
帽，你让我们丢人现眼，这事不能
就这么拉倒！

白永贞说，这样吧，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写一张判决
书，你们也把它贴到城门上去，如
何？

张学良说，那不行，贴我们的
是抹黑，贴你的是添彩。

白永贞故意问，同样一篇文
章，为何你们的贴出去丢人，我的
却是添彩呢？

张学良与冯庸面面相觑，一时
不知说什么好。

白永贞走到二人身边坐下，诚
恳地说，我跟你们说句话，如果你
们认为我说得对，咱们以后依然老
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如果你们
认为我说得不对，我起身就走，再
不叨扰二位小爷，如何？

张学良没有吭声，冯庸说，你
说吧。

第二天，张作霖从教室的窗前
经过，听见里边书声琅琅。他靠近
窗一看，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只见
张学良和冯庸正襟危坐，捧着书本

目不斜视，连有人在窗外窥视都没
有发现。张作霖好生奇怪，这两个
狗蹦子今儿个怎么啦？太阳从西边
出来了？张作霖问张学良，张学良
不答。问冯庸，冯庸说，我连我爹
都没告诉。

1926年，当张学良被北洋政府
授予良威上将军并加陆军上将衔，
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将时，才跟张
作霖讲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张学良说，白老先生只说了一
段话，大意是，你们都是家里的长
子，乃父对你们寄托了莫大的期
望，他们创下的基业等着你们去继
承，你们以后也会像你们的父亲一
样，叱咤风云，威震一方。你们的
父亲一定不希望他们的儿子，面对
社会，面对广众，出言不逊，贻笑
大方。假如你们再如现在这样混下
去，说不定哪天，还会有人把你们
的文章贴到城门上，发表在报纸
上！所以，我现在让你们当众出

丑，就是为了你们以
后不至于出更大的
丑！

张学良说，白
老先生说完后，站起
身，说，我现在听你
们一句话，老朽是
走，还是留？

四
老人传说，当

年奉天城有一个奉系
集团少爷伙，所谓伙
就是帮，成帮结伙的
意思。这些刚刚由少
年步入青年的公子

哥，从小养尊处优，家里钱供着，
外边人宠着，活得越发骄狂。老人
说，这些爷，当年可没少在城里闹
事，有一次，甚至差点引起一场战
争。

奉系集团少爷伙最初只有五个
人：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公
子张学良，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冯德
麟的公子冯庸，二十七师五十三旅
旅长汤玉麟的公子汤佐荣，第二骑
兵旅旅长（后为二十九师师长）吴
俊升的公子吴泰勋，张作霖二哥张
作孚的儿子张学成。当时，小河
沿、西门脸的书场正在说石玉昆的

《七侠五义》，五个人便以五鼠自
称。张学良喜欢风流倜傥的白玉
堂，先抢了锦毛鼠的名头。冯庸志
向高远，自比钻天鼠。余下，汤佐
荣叫了翻江鼠，吴泰勋叫了钻山
鼠，张学成没得选择，只好叫了听
着最没出息的彻地鼠。

“五鼠闹东京”的传奇故事让他
们听了热血沸腾，为了不
枉称此五鼠，五人决定也
闹一闹奉天。 10

“您能先把这些文件签了吗？”
燕子拿起那摞文件。离婚协议

书：燕子和老谭自愿离婚，离婚后双
方对各自名下的一切财产分文不
取。协议书的最后有老谭的亲笔签
名。

燕子的双眼瞬间潮湿了。她把
离婚协议书丢在桌子上：“我不签。
我不想离婚。”

“可您的丈夫想和您离婚。”
“那就让他亲自来跟我说吧！他

在哪儿？”
一滴泪，自顾自地从眼角滑落。
律师耸耸肩，“恐怕来不及了。

您丈夫已经向法庭申请了离婚，而且
就像我在电话里跟您说的，那个申诉
马上就要到期了。”

燕子冷冷一笑：“算了吧。我咨
询过了，这不符合法庭的程序，因为
法庭的通知没交到我手里。在我不
知情的情况下，到期了也只是你们的
申请作废。”

那律师微微一笑，“那好吧，那我
向您坦白。离婚的想法，您先生是一
周前才有的。所以他
还没来得及向法庭提
出申请。他希望你们
俩 一 起 提 出 这 个 申
请。”

律师再次把离婚
协议书递给燕子。

燕 子 接 过 协 议
书，把它撕得粉碎。

“ 实 在 太 糟 糕
了！”律师摇摇头，“这
样的话，我就只好用
这一份了。”

律师冲燕子挤挤
眼，转身从皮箱里取
出另一份文件。

燕子接过来一看，内容和刚才的
一份一模一样，但区别在于，那上面
居然有燕子的签名！

“这是假的！伪造的！”更多泪
水，夺眶而出。

律师耸耸肩，“不过这份文件早
就提交了。您手里的只是复印件而
已。”

燕子这才注意到，协议上落款的
时间，竟然是一周以前。

“另外，您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
您。”

律师递给燕子一封信。小学生
般的字体：

阿燕，对不起。为了我们的未
来，请相信我。请记住这个号码：#
13BL356Ul2594005

“这是什么？”
“是一家海外银行的账号。账户

是用您的名字登记的。除了您和谭
先生，没人知道您有这个账户，包括
美国或者香港的政府。我这里有个
查询电话，您要不要打一下试试看？”

电话里是电脑合成的枯燥声音。
一长串的单项选择题：生日，出

生地，身高，父母的姓名，最爱喝的饮
料，最喜欢的小说，09年5月在芝加哥
购买的Gucci皮包的价格……

燕子默默地在电话上按入正确
答案的号码。她的一切，都在老谭心
里。

“恭喜您！您已通过身份认证。
您的账户余额为：两千五百万美元。”

燕子吃惊地抬起头：“他为什么
不直接告诉我？”

“您忘了吗？他一周前就已经和
您离婚了。他当然没理由继续和您
保持联系了。”那律师眨眨眼：“请您
别辜负谭先生的一番苦心。”

燕子咬住嘴唇。
“希望谭先生已经离开香港了。

上帝保佑。”律师一脸遗憾。
“他在香港？可那很危险啊！他

怎么能去香港？”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律师耸耸肩，起
身提起皮箱：“好啦！
我的事情都办完了。
谭夫人，哦，不，谢小
姐，您该出去旅游一
下，周游世界。呵呵，
不过，顺便说一句，谭
先生的确是个好人。”

那 律 师 冲 燕 子
一笑，转身走出大门
去。

碧波无涯
咖 啡 厅 里 只 剩

燕子一人，伙计都不
知跑到哪里去了。

电视机显得格外聒噪。
凤凰卫视的新闻主播朗声读着：

“……据称此次案件涉及数千万
美元的上市公司欺诈，同时亦涉及大
陆国有资产的盗用和外流，因此香港
廉政公署同大陆公安部经侦厅展开
联合调查，数月来却未能获取有力证
据，直至日前，怡乐集团的大股东向
警方提供了其通过私营调查公司获
取的有利证据，警方才正式发布逮捕
令。至发稿时截止，该案的主犯英籍
华人 Ted Lau 尚下落不明，但另一名
从犯，Edward Tan，今晨已在中环的一
家酒店被警方逮捕……”

老谭的身影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电视机屏幕顺间变得模糊一团。
燕子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漫无

目的，朝着一个方向。
风起了，带着三三两两的雪花。
路尽了。
燕子抬起头。
一片浩瀚的湖。碧蓝的

湖水，一直伸向天的尽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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